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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对彝族丧葬习俗的印象是，彝人死后实行火葬，在办理丧事的时候哭丧、喝

酒、吃牛肉和打枪等，好象非常简单；没有什么文化氛围。这是人们没有从深层次上感受和了解彝族风

俗习惯所造成的。其实在彝族的丧葬习俗中，蕴藏了极其丰富的传统道德文化和详实地反映了本民族迁

徙的历程；这是笔者从多次参加九龙、泸定等县的彝族举行的丧葬仪式中感受到的。现对甘孜彝族的丧

葬习俗作如下粗浅的探讨与分析。 

    

    彝族人口众多，分布广泛。云、贵、川、桂等省区都有彝族居住。实行火葬是大多数彝族的一个共

同的丧葬习俗。甘孜州的彝族虽然人口较少，居住也比较分散；但是至今他们还比较完整地保持了本民

族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其丧葬习俗与大小凉山、云南、贵州等地的彝族基本相同，例如

除了对未满一周岁就夭折的婴儿和麻风病人死者实行土葬以外，其余的人死亡后一般都实行火葬。甘孜

彝族对正常病故的成年人，特别是老年人要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例如宰杀牛羊祭祀死者，哭丧，跳丧

事舞，念指路经等。丧葬活动既复杂多样，又丰富多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彝族地区经济条件

的不断好转，各级党委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使彝

族的丧葬活动得到了正常有序地进行。鉴于篇幅所限，对于这些一般的丧葬习俗不再赘述。现在从以下

两个方面来发掘与探讨蕴藏在甘孜彝族丧葬习俗中的传统道德文化和历史足迹。 

    

    一、在甘孜彝族丧葬习俗中充分体现了本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 

    

    在彝族的丧葬习俗中充分体现了彝族人民尊老爱幼，长幼有序，互相关心和助人为乐的传统美德。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在彝族社会中遇到父母去世的时候，子女为父母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充分体现了他们孝敬

父母的传统美德。彝族的传统习惯认为，由于父母生养子女，费心劳神，历尽艰辛；所以作为子女，不

但在父母生前从生活上关心体贴父母，让他们安度晚年；而且在父母寿终正寝后，尽量为父母办好丧

事。因此，凡是父母上50 岁以后，子女就为父母备好寿衣，并且在购置过程中，对寿衣的质料款式都

征求父母的意见，尽量做到让父母满意。彝语称寿衣为“巳木赳卡”，意为生前就备好的寿衣。除了 

备好寿衣以外，子女还备好父母病故时祭祀用的牺牲，如牛、羊、猪。所备牺牲的数量多则不限，少则

猪、牛、羊必须各有一头。即“猪开路，羊带路，牛耕地。”这是因为彝族的宗教观念认为，人死后灵

魂都要归租，即回到祖先居住地去与祖先一起生活。在归祖的路上遇到野草丛生，道路不平的时候就用

猪开路；彝族在迁徙过程中都牵着马，赶着牛羊，羊熟悉归祖的路线，所以用羊带路；牛是死者归祖后

耕地用的。因此，彝族虽然以农为主，但是始终兼营畜牧业，特别是坚持养羊、养牛就是这个原因。 

    

    彝族的谚语说“父欠子债是给儿子娶媳妇，修建房屋，购置田地。子欠父债是为父亲办好养老送

终，安葬作祭之事”。因此，绝大多数的子女都不但生前关心父母的饮食起居，而且非常注重父母病故

后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这一问题。通常情况下，父母病故后，儿子和媳妇是举办丧葬仪式的核心人物，

例如解决处理经费开支，宰杀牺牲，筹集粮食，通知亲友来吊丧，请毕摩来给死者念经开路等重大事

项。女子和女婿在接到父母去世的噩耗后，邀请本家支的人跟着他们一起牵着牛羊，背着白酒，日夜兼

程来吊唁。在一般情况下，子女为父母举办隆重的丧葬仪式，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向众人展

示他们的财力物力；二是向众人表白他们是孝敬父母的孝子孝女。 

    



    据笔者所见所闻，从社会效益方面来说，举办丧葬仪式，不但起到了祭奠死者的作用，而且还收到

了教育生者的效果。“尽管丧葬仪礼是以死者为对象的仪礼，但不能说它是与生者无关的仪礼。”“因

此可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观察，这样的丧葬仪礼对生者所有的功能，可以说它还会波及影响到其民族性格

的形成。”[1]一般情况下，凡是举行丧葬仪式都有很多亲友前来吊唁。来吊唁的人往往十分看重这样

两件事，一是看死者的寿衣齐不齐全和完美，二是宰杀的牺牲多不多。无论丧葬仪式办得隆重与否，都

要使人们受到教育。例如对于死者的子女孝敬父母，丧事办得好的，大家对他们赞不绝口，称赞他们有

孝心。这些高度的评价使父母还健在的青年男女受到鞭策。虽然他们当时不说，但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就

会说：“你看人家的丧事办得多好啊，以后我们的父母去世的时候也要争取办好”。对于遇到子女贫

穷，出现使死者的寿衣破旧，用于祭祀的牺牲有猪无羊，或者有羊无牛的情况时，死者的子女就会受到

社会舆论的谴责。同样人们在丧葬活动中一般不会说什么，但是回去以后就会一传十，十传百地议论死

者的子女无孝心。而这种议论对许多父母还健在的青年男女则起到了警示教育的作用，特别是使那些平

时不孝敬父母，游手好闲，家庭贫穷的青年男女受到深刻的教育。使他们回心转意，勤俭持家，孝敬父

母。鉴于这种传统道德观念的教育作用，据笔者调查，在甘孜彝族社会中，在旧社会里，没有发现因子

女不孝敬父母，而使父母生前无人赡养沦为乞丐，或者死后无人安葬而弃尸荒野的现象；在新社会里，

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没有发生过子女不尽赡养父母的义务而被告上法庭的案件。由此可见，尊老爱幼

的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彝族的社会生活中特别是丧葬习俗中得到了发扬光大。 

    

    第二，按照彝族的传统习惯，遇到无子女 的人死亡的时候，其本家支的人员对死者具有神圣不可

推卸的安葬义务。彝族是一个家支观念比较强的民族。彝族谚语说，“马的劲在腰上，牛的劲在肩上，

彝族的劲在家支中”，“猴子靠山林，彝族靠家支”，“子女不能离开父母，彝人不能离开家支”。甘

孜彝族也如此，他们很重视个人与家支群体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一方面提倡个人必须为家支群体尽

道德义务；另一方面要求家支群体也要维护个体的利益。在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的奴隶社会里，如果个人

离开了家支的维护，就无法安宁地生存下去。在新社会里，彝族的家支观念依然比较强。他们在日常生

产和生活中，在子女升学读书中，在婚丧嫁娶中都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特别是在丧葬习俗上有区别

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点。彝族谚语说，“朋友听到哭声就跑，家支听到哭声就来”。按照彝族的传统习

惯，当无依无靠，无子女的人死后由其本家支的成员主动承担其安葬义务。无论与死者相隔几代，十几

代，甚至几十代都要负责安葬。这是家支群体对个体必须尽到的道德义务。彝族非常忌讳弃尸路旁，一

致认为这不仅是死者的不幸，而且是整个家支的耻辱。彝族的家支观念认为，一个家支是由个体和群体

构成的。个体与群体之间都有应尽的道德义务，因此，一般情况下，对于无子女的孤寡老人生前会得到

其家支成员的关心和照顾；死后其家支成员从四面八方赶来，大家主动筹粮、筹钱，购买牺牲，添制寿

衣，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前面谈到的“朋友听到哭声就跑，家支听到哭声就来”的谚语确实精确地点

明了彝族丧葬习俗中的闪光点；它充分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凝聚力。正因为如此，使这

种传统道德文化在彝族社会中代代相传，经久不衰。 

    

    二、《指路经》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彝族的历史和文化 

    

    彝族先民的原始宗教观念认为，人死后其灵魂要归祖，即要回到祖界去生活。因此，人死后就必须

念经指路。这种原始古朴的民族习惯一直沿袭到今天。在甘孜彝族地区也完整地保持了这种对死者进行

送魂指路的习俗。笔者从参加九龙、泸定等县的彝族举行的丧葬仪式中发现，凡是成年人，特别是已经

生儿育女的人死后都要念指路经，不但请彝族祭司毕摩念指路经，而且普通彝民中的少数人也可以念指

路经，二者所念的指路经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念经的时间先后顺序不同，念经者的身份不同而

已。即平民在死者去世的当天就可以念指路经，而毕摩必须在把死者的尸体抬去火葬之前念指路经。虽

然普通的彝民可以念指路经，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念指路经的。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有几百人口的彝族

村落中只有两三个人能准确无误地念指路经。这是因为要求平民和毕摩所念的指路经的内容基本一致，

不能念错，念错就导致死者的灵魂不能顺利归祖；所以在彝民中只有个别记忆力强，头脑清醒，口齿清

楚的人才能念指路经。平民念指路经时手中无经书，是靠记忆以歌唱的方式念诵的。即一人领唱众人

合，只要选好领唱者，和唱的人数多少不限。大家在死者的尸体前排成行，采用领唱者唱一句，和唱的

人跟着唱一句的方式给死者指路送魂。他们边唱边喝酒，还辅以简要优美的舞蹈动作。彝语称丧歌为

“阿古”，“阿古”的内容很多，指路经也是“阿古”中的一种，但是在丧葬仪式上必须先念指路经以



后才能唱其它方面的“阿古”。毕摩念指路经时身穿法衣，手拿经书，为死者念经指路。无论是平民念

的指路经，还是毕摩念的指路经的内容都是把死者的灵魂从其居住地沿着本家支迁徙的路线，一站一站

地送到祖先居住地去。至此已经十分明确了，实际上平民念的指路经和毕摩念的指路经的内容是基本一

致 的，所不同的是，一是流传于民间，一是记载于经书罢了。 

    

    要分析和探讨指路经真实地记载和反映了彝族的历史和文化这一问题，就必须先让大家了解何为指

路经，它适用于什么场合等各方面的情况。因此，我们对指路经的来龙去脉作了如上简要的介绍。从表

面上看，使人们感觉到指路经的宗教色彩比较浓厚，似乎与历史、文学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奥妙就在

于以上所说的指路经的具体内容是把死者的灵魂从其居住地一站一站地送到他的祖先居住地去这一句话

上。根据民间传说和史书记载证明，指路经中所用的人名、地名都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说指路经不仅是

一部用于宗教活动的经书，而且是一部记载彝族迁徙与繁衍史的史书。同时在丧葬仪式上把给死者指路

送魂，让死者的亡灵到另一个世界去与祖先共同生活作为头等重要的内容，这充分体现了彝族群众生死

不离族体的族群认同感。此外，指路经语言精练，内容丰富，充满了生者与死者之间生离死别的情感，

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现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探讨蕴藏在指路经中的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 

    

    第一，指路经对彝族群众崇拜祖先与族群认同观念的形成，具有重大的促进作用。据有关资料记载

和调查，各地指路经中所说的彝族祖先居住地与彝族史书上记载的彝族祖界的地名基本相同，例如云

南、四川、贵州、地区的大多数彝族指路经都把死者的亡灵从他的居住地沿着本家支的迁徙路线，一站

一站地送到云南大理的一个彝族地名叫“莫木普古（即云南大理的祥云至苍山一带）”[2]的地方。笔

者在参加九龙、泸定地区的一些彝族举办的丧葬仪式中也发现，无论是毕摩经书中记载的指路经，还是

民间口头流传的指路经都把死者的亡灵送到“莫木普古”这一地方。此外笔者于1999年到凉山州考察

时，在凉山州语言文字委员会收集到的美姑县彝族毕摩经书中的指路经也明确记载将“莫木普古”作为

彝族的祖界。上述这种情况，除了记载于毕摩经书和民间口头流传的指路经中以外，在公开出版的书籍

中也有明确的记载，例如1990年8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凉山彝族传统民歌》（彝文版，凉山州

编译局主编）中记载的指路经、1999年12月由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石棉县志》中记载的石棉彝族指

路经也把死者的亡灵送到“莫木普古”这一地方。 

    

    以上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彝族历史发展的真实画面的再现。《西南彝志》是一部保存完

好而又博大精深的彝文史书。“《西南彝志》记述彝族从希幕遮到笃慕三十一代，世居于蜀，其下限相

当于西周末年蜀洪水时期。笃慕部族是在洪水发生后由蜀入滇的，落点在云南东川（会泽）洛尼白。书

中记载笃慕娶三妻，生六子，由此分居各地，向四方发展，长房慕雅切、慕雅考，往“楚吐以南”，分

为武、乍两支，发展到滇中、滇西、滇南一带，是当地彝族及其他一些彝语支的民族之祖。次房慕雅

热、慕雅卧，往“洛博以北”，分为糯、恒两支，发展到川西、川南一带，为今四川凉山及盐源、古蔺

等地彝族之祖。幺房慕克克、慕齐齐，分为布、默两支，在“实液中部”，为今滇东北和贵州的毕节、

兴义、安顺、六盘水等地区以及广西隆林等地彝族之祖。”[3]这段史料清楚地告诉我们，由蜀迁入

滇，在云南娶三妻，生六子的“笃慕”，是当今云南、四川、贵州、广西地区彝族人民公认和崇敬的始

祖。除了《西南彝志》上有记载以外，在毕摩文献和民众文献上也有详实的记载。同时广大彝族人民又

都承认自己是“笃慕”的子孙后代，从而以自豪的心情自称为“笃慕”的子孙。这种民族自豪感，不但

在云南、贵州、凉山等彝族大聚居区普遍存在，而且在甘孜州和雅安地区的彝族人口少，居住又分散的

地区也表现得特别突出，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彝民都能熟练地背出自己祖先的迁徙路线和家支谱系。归

根结底，是祖先崇拜的习俗和民族认同感在起作用。因此，各地的彝族都把云南作为自己的祖界，各地

的彝人死后都把亡灵沿着本家支迁徙的路线送回云南去的宗教活动，一方面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宗教信

仰；另一方面对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频繁迁徙，实行火葬，居住分散，又没有形成过统一的政权的

彝族来说，祖界是他们炫宗耀祖，族群认同，维系族群内聚力的共同标识。因此，指路经对彝族族群认

同感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使广大彝族人民形成了生不离族体，死也不离族体的族群认同感。 

    

    第二，指路经是记载彝族迁徙史的史书。据有关资料记载和调查，指路经的送魂路线与彝族民间传

说中的迁徙路线基本相同，指路经中记载的地名人名都是真实的，并且每一条送魂路线上点到的地名都

可以从现行地图中找得出来。所不同的是指路经中用的全部是古代彝族的地名。现行地图中有些基本沿

用了彝族地名，例如四川地区的甘洛、美姑（彝族地名为夹古甘洛、勒莫美姑），云南地区的马龙、昭



通（彝族地名为马龙依曲、昭通尔库）等基本上沿用了彝族的古地名。有的已改用汉族地名的在彝族民

间仍然沿用古代彝族地名，例如九龙湾坝的彝族地名是“木粗啦达”意为肥沃之地。越西县的彝族地名

是“新则啦达”等。还有少数地方古今地名同时使用，例如石棉县安顺场的彝族地名叫“仅莫木”，如

今仍然同时用彝汉两种文字标示彝汉两种地名，即“仅莫木”、“安顺场”。无论使用哪一种地名，由

于有彝族毕摩经书中记载的指路经和民间口头流传的指路经代代相传下去，所以彝族的子孙后代会通过

指路经了解到自己祖先的繁衍地和本家支迁徙的路线。而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可以通过研究指路经的

方式来探索彝族历史发展的足迹。 

    

    由此可见，我们只要去掉指路经中人死后灵魂不灭的唯心论糟粕部分，那么指路经的精华部分则是

一部全面真实地记载和反映彝族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的巨著。各地区的指路经所记载的山川地名都是真实

可靠的。各地的指路经都是一本描写古代彝族“六祖”分支以来的一个支系不断分支和不断迁徙发展的

历史足迹和地理路线图。因此，各地的指路经虽然名称相同，即都叫指路经；方式相同，即都把死者的

亡灵从他的居住地送到其祖先居住地去。但是这些指路经的实际内容是不同的。它记载各个彝族地区不

同的山川地名和反映各个彝族支系的迁徙繁衍的情况。例如解放前九龙县的湾坝、三垭、子耳这三个乡

指路经的送魂路线就有所不同，即湾坝的送魂路线是从湾坝经过石棉、冕宁、西昌、昭觉、金阳渡金沙

江到云南。；三垭的则直接从三垭到冕宁与湾坝的路线汇合；而子耳乡的送魂路线则从子耳经过木理、

盐源到西昌才与其余两个乡的路线汇合；所以只要把各地不同内容的指路经收集在一起，进行全面深入

的研究，就能正确了解从古到今的彝族历史发展的时间和空间的全貌，就能使指路经的史料作用真正发

挥出来。我们认为在甘孜彝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父子联名的家支谱系是他们历史发展的时间记录，指

路经则是他们历史发展的空间记载。例如当人们问他们，在甘孜州居住了多久的时候，他们不是用公元

某年某月，或者清朝多少年，民国几年的方式来计算时间，而是用背诵父子联名的家支谱系来计算时间

的方式来回答你，即在当地居住了多少代，一代人按多少年计算，一共有多少年等。又如当有人问他们

是从何地迁入甘孜州时，他们就会按照指路经中记载的山川、河流等地名来告诉你本家支迁徙的路线。

正因为如此，所以指路经的历史价值受到史学界的充分肯定和引起广泛的关注。 

    

    第三，指路经具有不可低估的文学价值。在一般情况下，在举行丧葬仪式，追悼亡人的场合中，笔

者所接触到的汉族、藏族等许多民族都是笼罩着十分悲痛的气氛，使人感到沉闷与哀伤。而彝族在举行

寿终正寝的老年人的丧葬仪式的时候，却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具有热烈与隆重之感。虽然有的人在哭

丧，但是这不是主要的丧葬内容。而是注重来吊唁的家支、亲属中谁能歌善舞，谁家的祭品丰盛。来吊

丧的人尽量都着节日盛装。在丧葬仪式中枪声、爆竹声、歌声、笑声此起彼伏，月琴手、口弦手乘机展

示他们的高超技艺，整个丧葬仪式都充满了欢乐与浪漫的气氛。念经指路是彝族丧葬仪式中的一项重要

内容，同样充满着浪漫与欢乐的气氛。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说，指路经是一部叙事、抒情与议论相结合的

史诗。 

    

    笔者所接触到的在甘孜彝族地区民间口头流传的和毕摩收藏的指路经各有特点，毕摩收藏的侧重于

叙事，即主要是记载送魂路线上的各站地名，议论、抒情的成分较少；但是其议论与抒情巧到好处，用

精练的语言勾画出祖界的美好环境，使死者的亡灵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到极乐世界去生活。而民

间口头流传的指路经与毕摩收藏的略有不同，除了叙事以外，议论与抒情的分量比较大，感情色彩也很

浓。在九龙彝族民间口头流传的指路经的结构一般是开头议论，正文叙事，结尾抒情。所谓议论，是赞

美死者的功德。即歌颂他的高尚人格，勤劳勇敢，团结家支等。这些赞美诗一般一句由五个字或七个字

组成，爱采用比喻的表现手法，例如“你象夏天的树木，树下羊群好躲阴；你象高大的房屋，檐下儿孙

好歇凉。”“你是名人的儿孙，你是勇士的子弟。”所谓抒情，是指生者对死者所说的离别之言。按照

彝族的宗教习惯，毕摩和平民念指路经把死者的亡灵送到其祖界“莫木普古”以后，毕摩和平民都要给

自己和死者的亲属招魂，避免使生者的灵魂也跟着死者的灵魂留在祖界“莫木普古”；平民在招魂过程

中，他们一边给自己和死者的亲属招魂，一边对死者的灵魂述说离别之言。这些言语充满着生离死别的

人间真情，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例如“送你送到此（即指祖界“莫木普古”），生死至此别。”“当

春天布谷鸟叫的时候，我们纪念你，当秋天雁南飞的时候，我们纪念你”。这是感人肺腑的离别之言。

因此，广大彝族人民不仅把指路经作为一种宗教习俗来传承，并且还作为文学作品来学习与欣赏；经过

长期的锤炼加工，它已成为彝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彝族文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例如1994年

1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彝族文学史》把彝族的指路经列入了彝文古籍诗歌，并且对其文学价



值、艺术风格和教育意义给予较高的评价。为了在丧葬仪式上大显身手，当前在九龙地区有些彝族一个

人就收集了几种版本的指路经，并且反复阅读与背诵。由此可见，指路经已如同彝族民间长诗《妈妈的

女儿》、史诗《勒俄特衣》等文学作品一样受到彝族人民的重视与欢迎。 

    

    通过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充分证明了在甘孜彝族的丧葬习俗中，蕴藏着本民族辉煌灿烂的传统道

德文化和脉络清醒的迁徙史料以及浓厚的文学色彩。 

    

    

    苏静，康定民族师专 

   来源：《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6月 网站编辑：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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